
荷之用
李永海

! !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一朵朵漂亮
的荷花，在灿烂的阳光下鲜
艳夺目。荷花不但美，而且
浑身是宝，从叶到花到茎到

果实。荷叶性凉，具有清热解暑之功效。有清心、凉
血，祛暑、祛湿的作用，可以清心火、平肝火、泻脾火、
降肺火。古人用荷叶做荷叶粥，做荷叶茶来进行消
暑。莲藕、莲子也可以用来做菜，食用它同样具有清
热、解暑消渴的功效。叶柄能通气宽胸，而莲蓬则能
化瘀、止血、祛湿。花蕊能固肾涩精，解表除烦，生津
止渴，还有很多用途。所以说荷花全身都是宝。

十日谈
与共和国同龄

责编：刘芳

新民网：www.xinmin.cn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14
2019年7月27日 星期六 本版编辑∶祝鸣华 编辑邮箱：zmh@xmwb.com.cn

学
海
无
涯
苦
作
舟

余
仲
和

! ! ! !我出生于 !"#"年 $月 %日，祖
籍浙江宁波。父辈给我取名“仲和”，
一是因为在家排行老二，又在家族中
是“和”字辈，二是中国和平了，故
取名“仲和”。

!"&$年 %'月，我被分配到国家
物资储备局上海储备物资管理处工
作。先从工人干起，后被提拔为干部。
回顾四十多年的工作历程，是各种岗
位的工作实践磨砺了我，也是我坚持
十余年不断地努力学习造就了我。

!"($ 年，随着改革开放
步伐的加快，国家已经把工作
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
来，我自己感到知识和能力已
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形势需要
了，压力之下，又燃起了再学
习的强烈愿望。%"(" 年，我
在兼职担任共青团领导工作
后，就开办了业余夜校，组织
青年职工积极参加业余文化学
习，聘请了附近中学的教师来
处里上课。我既是组织者，也
是积极参加者。%"$) 年，组
织上推荐我参加全脱产的中专
学历的学习，经入学考试合格，我被
录取，攻读“企业管理”专业。入学
第一年，先是学习高中基础课程，经
过一年时间的刻苦学习，我参加了上
海市高中数、理、化和语文四门课的
全市统一考试，获得了合格证书。两
年后，又顺利通过全日制中专学历的
毕业考试。学习结束回单位后，我担
任了物管科长工作，工作特别繁忙。
记得以前实行的是每周六天工作

制，一天休息。繁忙的工作和繁重的
家务，是我那时日常生活的写照。但
我学习读书的节奏并没有停止。!"$*

年，我参加了大专入学考试，同时被
中央电视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法律
专业”录取。但是，因为学习时间和

工作有冲突，最后我选择了去中央电大
法律专业注册入学。经过三年学习，取
得了中央电大“法律专业”毕业文凭。
我的毕业论文获得了负责答辩的老师的
优评，并建议在有关杂志发表。

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我倍感珍惜。
现在回忆起来，其中不乏酸甜和苦辣。
我在小学、中学学的是俄语，中专以后
学的是英语，年届 +'多岁了，难度可
想而知。我千方百计在每天赶往学校的
路上，拼命背手里准备的英语卡片。特

别是三年电大的学习，每周有五
个晚上要上课，常常是下了班，
啃了个馒头，骑着自行车就赶往
学校听课。回到家已是夜深人
静。三年时间，二十多门课程，
每学期要应对 ,-* 门主科的全
国统考，都顺利过关。记得当
时，那公园的紫藤树下竟然成了
我经常复习备考的安静的一角。

!""$年，到机关工作后，我
又参加了中央党校“经济管理”本
科和上海社科院“民商法”研究
生课程班的学习。一路走来，我
心里想的是，要把失去了的学习

给弥补回来。古人云：“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历史耽误了我们，
使我们这一代人错过了最佳最宝贵的学
习时机，但历史也给了我们重新学习的
机会，关键是自己不能轻言放弃。

.''"年退休后，我参加了市级机
关老干部大学的学习，至今已有九个年
头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学习是无止境的，我觉得人退
休了，思想不能退休，精神更不能退
休，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是我终

生的追求和愿望。
!牛"的精神集中

体现在这一代人的身

上# 为着祖国的建设

作出了他们的努力$

张颂华
陈茗屋

! ! ! !整理旧书，翻出一枚书件的老照
片。唉，大概是张颂华留给我的唯一的
纪念品了。书件中间的“安持精舍”四
个篆字，是颂华妹临摹的，原作者是安
持老人陈巨来丈。
一九八!年，颂华妹拜在安持精舍

门下学习篆刻。那时，她才二十出头，
却已经“退休”。原先她是上海排球队
的二传手，遍体鳞伤，不得不退出球
队，挂职在市体委，疗伤养病。那时，
排球界疯狂学习日本“东洋
魔女”的训练方法，异常惨
烈，一般人经受不了……
颂华妹是一位善良的女

性，对人很真诚，没有一点
点坏心。说她好话，说她坏话，她都傻
乎乎地一笑了之。所以很得巨来宗丈的
青睐。因其不用上班，多的是时间，在
一九八一年前后的二三年间，常在陈府
一待老半天，还可陪巨丈去雅庐书场听
书。一米七的高个，搀扶着瘦小的老
人，比专业护士还要贴心。
她从巨来宗丈学印，其实真没学到

什么本领，因为她的悟性不是很高。而
作为篆刻大师的巨来宗丈，对初学者也
缺乏启蒙的经验和耐心。宗丈门下的吴
子建、徐云叔、陆康三兄都是有相当基
础才投入陈门的，且具有超乎常人的悟
性，因此能取得各自的炫目高度。宗丈
中年时曾收过一位小弟子，十多岁的张
方晦。据方晦哥电告，曾问过老师何为
刀法。宗丈的回答妙不可言，“你听说
过筷法吗？筷子只要捡得起小菜放进嘴
巴，无所谓筷法不筷法……侬只要仔细
看我哪能刻，侬就哪能刻，没有刀法不
刀法的”。张颂华没有子建、云
叔、陆康三兄那么高的领悟心，
徘徊彷徨，不得其门而入。因
此，常会和我探讨。
“安持精舍”这四个篆字，可

以看出颂华妹的书写水平也是属于初级
阶段的。但巨来宗丈却大赞为“超超
等，头头等”。还请中日四大名家题赞。
第一位是当时日本印坛一哥小林斗盦。
小林题的是“一九八二年六月，陈巨来
先生初访我邦。廿五日莅临敝斋。畅谈
之余，出示横额曰‘此乃女弟子张颂华
所篆也。颂华现年廿三，随余研习书法
篆刻，未及三载，能有此成绩，令余既
欣且慰’。其时，先生欢欣之情溢于言
表。余展视之，确为玉筯篆之上上者，
为近时尠能至之者。安持先生晚年得此
高足，亦可谓可喜可贺矣。壬戌九月既
望，斗盦记于怀玉印室”。第二位题的
是刘旦宅先生，“颂华女史从安持老人
学篆，业精于勤。不数年，遂已探骊，
此纸为安持题斋榜，秀慧古雅可观。安
持携之日本，以示彼邦名家小林斗盦先
生，亦为击节三叹，题辞宠之。古来玉
台书史未闻以小篆鸣者。则颂华女史殆
破天荒矣。又闻女史勤学英语，苟能去

美进学，篆道西行，斐声可卜，特不知
他日得博士归来，亦有荣于此者乎。壬
戌十月刘旦宅观后识”。第三位是程十
发先生，“安持老人出示此书额，云乃
女弟子颂华初习时所书。上有中日二名
家题辞褒美。余审赏不已。望女史锲而
不舍，前程无量也。勉旃，勉旃。壬戌
小春，雨窗，十发题”。第四位是钱君
匋老师，“颂华女史为安持老人高弟。
所作铁线篆，刚劲瘦妍，清雅脱俗，在

女书家中旷古未有，实为可
宝。壬戌小雪，豫堂钱君
匋”。四位大艺术家对张颂
华的这四个篆字，赞美不
已。今日视之，当然有点那

个。不过，陈巨翁的面子，大家都要顾
到的。今天天气，哈哈哈！
张颂华在书法篆刻上，一直没有达

到可观的高度。她是玩票，不应苛求。
一个运动员，能够坐下来，写写篆字，
刻刻印章，实属不易。况且，真是个正
正派派的大好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东渡扶
桑，颂华妹嫁去美国。谋生艰难，遂少联
络。八年前，我养疴沪上。一天，在家门口
扫地，张颂华突然从出租车上跳出，一个
美式拥抱，激动异常。二十多年未见，依
然如过去一样的好身材，穿一袭朴素大
方的老式连衣裙，不施粉黛，也不见老。
翌日，我请了她熟悉的老友张翔宇

哥、于长寿哥，旅居西班牙适在沪上的
张莺敏妹，在田子坊燕聚。各自说说际
遇，只愿余生常相见。
颂华回美以后，几乎每天来电。谈

半个小时，我尚能应付，一小时以上，
真受不了。她实在是无聊得紧。
丈夫走了，女儿单独生活了，寂
寞甚矣。她转而去跟长寿哥煲电
话粥。过了个把月，长寿哥告
我，马上要去美国和张颂华结婚

了。他们二位都是我的挚友，那天我正
在瑞金医院住院，在病床上由衷祝福他
们的快乐晚年。
谁也料不到，一向健健康康高高大

大的长寿哥，不过二年时间，因白血
症，竟突然逝于大洋彼岸。那天早上，
颂华妹来电，说长寿在夜里走了。这以
后，一个多月，颂华妹再也没有来电，
打过去也无人接听。我拜托定居纽约的
许茹芳妹前去看看，并告以地址。开门
的是颂华的哥嫂，说在长寿走后不久，
也走了，癌症。

人生无常，谁也算不出自己的明
天。长寿颂华新婚不久，我曾介绍他们
去结识巨来宗丈的早年弟子张方晦哥。
他们俱居纽约。方晦哥后来在电话里兴
奋地告诉我，第一次被人称为大师兄，
感动莫名。
这件书件的原件，大概是被颂华妹

带去美国了，不知还在人间否。顺便提一
句，小林斗盦的题辞是巨来宗丈代撰的。

诗二首 秦史轶

读特朗斯特罗姆 !上海的街" 有感
自君别后万般新! 广厦豪车四季春" 遁铁深驰穿

地急! 虹桥跨踞入云频" 南腔偈颂青衣佛! 北调歌吟

赤帜神" 一夕境迁多泪目! 清风难觅老街人"

注：《墨子·迎敌祠》：“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
……赤旗，赤神长七尺者七。

游枫泾古镇
黄酒粽香佯醉眸! 薰风一夜到白牛" 水分轸域吴

邦界! 桥系枫溪越国畴" 麻石千年观晓月! 长廊半日

逐扁舟" 何人坐困愁楼久! 恰乘暇余作短游"

注：枫泾，唐时称“白牛镇”。时见古碑镌曰
“越畴吳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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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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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夏日晚
餐后，父亲
招呼大家开
西瓜。刀尖
一 碰 到 瓜

皮，整只瓜应声裂成两
半。众人闻声趋前，不禁
都赞一声好。将瓜分成一
瓤一瓤后，再用小刀分离
皮肉。殷红瓜肉被切成块
状，逐一添到个人
碗中。用叉子叉
起，咬下一口，果
然清甜多汁。
吃毕，剩下瓜

皮。母亲照例从厨
房取了削皮刀来，
把瓜最外层的黑绿
色外衣刮掉，只留
下白玉色的西瓜
皮。我们家的规
矩，是将西瓜皮切
成细丝，放些盐搅动静
置。待逼出水分后，用醋
和糖一拌，就是夜里餐桌
上绝好的佐饭小菜。有
时，也切一份黄瓜丝同拌
在一起。西瓜皮清脆，黄
瓜丝柔中带韧。两者都淡
绿雅致，咀嚼入口，全是
清凉消夏的滋味。

年年夏天都吃西瓜，
年年夏天的餐桌上都有凉
拌西瓜皮这道菜。今年一
如既往，吃罢西瓜后，我
看着桌边的母亲给瓜皮逐
一削外衣。我忽然想到
问，“有人不吃西瓜皮
吗？”我妈说：“当然有
啊，外婆就不吃西瓜皮。”

我愕然道：“外婆厉

行节俭，当年经历食物紧
缺年代，怎么会明知西瓜
皮能做菜，还把西瓜皮白
白扔掉？”
我妈说，因为我们家

楼下邻居的缘故。
我母亲从小住在天潼

路附近的一处石库门中。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一幢楼内已是七八家人合

住。上世纪 $' 年
代初，我还是孩童
时曾随母亲去过，
印象不深。但记得
有道木头楼梯，我
跑上跑下觉得脚步
声咚咚咚回响，十
分新奇好玩。因此
也就记住了外婆家
住在二楼。

外婆家住二
楼。底楼另住一户

六口之家。夫妻二人中，
丈夫在饮食店做跑堂，妻
子在里弄生产组做工，底
下一共生养四个孩子，后
来又添了从乡下来的老
人，不免经济拮据。但上
海的里弄有上海人界限分
明的隐私规则。邻居自己
不诉苦，便谁也不问。
一次，外公吃了西瓜

后，将瓜皮瓜子兜在一起，
扔到弄堂里的泔脚桶去。
未及回身，就看到一个身
影从旁边蹿出来，伸手把
外公刚扔的垃圾捡走了。
定睛一看，就是楼下那户
人家四个孩子中的一个。
过几天，这户人家到

楼上晒台上，将一箩东西
放开晾晒。这本来是当时
主妇居家时的寻常举动。
但外婆无意张望一眼时，
不禁呀了一声。这户人家
到晒台来晒的不是别的，
而是一箩西瓜皮。
原来他们家的孩子捡

走西瓜皮后，回家交给父

母清洗干净，又切
成粗条，涂上甜面
酱腌制。等晾晒
后，是要做成菜来
下饭的。
从此以后，外

公就和外婆说，我
们不吃西瓜皮。每
一次，外婆家吃过
西瓜后，就把瓜皮
特意放在泔脚桶外
一个相对干净的角
落。潜意识里，外
公想方便那家的孩
子去取。有一次，
外公买来西瓜后切
开一看，淡而发白，当时我
母亲等一众兄弟姐妹都不
想吃。外公就让我妈把西
瓜扔掉。我妈提着两半西
瓜，刚放到泔脚桶处，才
刚转身，就看见楼下的小
妹妹掏起这两半寡味的西
瓜，啊呜啊呜吃肉。

那时外婆家也不富
裕。家中三代十来口人，
全靠外公外婆两双手在工
厂的微薄收入糊口。但相
比楼下这家人家，起码夏
天还能吃得起西瓜。

我妈妈说，她记得那
家人家的孩子到了要读书
的年纪，那做饮食店跑堂
的父亲交不出学费。只能
去卖血换钱。
后来呢？我问妈妈。
上世纪 "' 年代，外

婆一家已经搬到浦东。从
此我不再随母亲去天潼路
的那条里弄。大约十年前，
听说天潼路一带的旧里要
拆，我和父亲曾陪母亲去
寻访忆旧。才走进弄堂，
兜头就是一个公共厕所，
弄堂里的男人略背着行人
转过身去，就站着小便。
走进里弄深处，处处逼仄。
人要侧身而行。迎面撞到
几个人，都已经是新一批
外来务工者面孔，言语交
谈间，不闻上海话。
我记得那些窗户和门

缝里，七十二家房客晒出
衣服如万国旗。从建筑中
穿过，这里露出一截洗衣
机出水管，那里露出一截
空调外机的管子，滴滴答
答，到处滴水。泛着油腻光
彩的泡沫咕噜噜从街面上
淌过，弄得个个屋角生苔。
母亲不忍细看。逃也

似的拉着我的手走了。
从小到大，无数个夏

夜，妈妈曾饱含深情和我
说过那个弄堂里的一切。
从宁波来沪的外公外婆在
那里安家添丁，石库门里
有明亮的前厢房，有兄弟
姐妹吵吵闹闹长大的后厢
房，有和邻居一起做煤饼
的晒台，有和家人一起乘
凉说故事的躺椅，有养过
的小狗、懂事的猫，有在
拂晓时分和小姐妹一起去
排队买菜后，回家时显得
格外温暖的煤炉。当时的
里弄像一个宽厚的长辈，
容纳下到上海寻生活的
老一代移民。守护他们和
他们的后裔经历战乱、进
入和平、熬过饥馑、等来
丰饶。
但在我的面前，它们

真的已经非常非常老旧。
是到了要被更新的时候。
妈妈说，后来楼下这

户人家的父母早早身故。

改革开放后，几个子女开
始做生意。听说他们去外
地批发服装过来卖。到底
天潼路就毗邻七浦路服装
批发市场。“也许已经非
常发财，完全改变了生活
处境。”母亲说着，整理
好了所有西瓜皮。
一瓣一瓣被削刀刮干

净的西瓜皮，躺在干净的
盘子里。闪闪白光，如一
弯弯新月。

春和景明长乐未央
吴 颖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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